
2015年9月16日 星期三A07 值班主任：胡续发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 ■■■■■ ■■■■■

遥忆东坡：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 君傲

重复的乏味，机械的轮回，便是城市朝九晚
五的生活节奏。

生活被束缚久了，便渴望走进某个小镇、某
个村庄，让心情晒晒太阳。一提到美丽村镇，人
们脑子里总会想起乌镇、宏村，但就在海南儋州，
也有那么一处，它便是海南儋州盐丁村。

当灿烂千阳与苍蓝海水邂逅，会有怎样的奇
妙景象？

盐丁村是个背靠大海的小村落，村民们靠海
吃海，所有喜乐安康都有大海的印记。在浩瀚大
海旁，有片1000多亩的古盐田，那是村民们与海
的羁绊，盐田从宋代延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盐
田中层层叠叠的石砚长成了大地的纹理，在绵长
的时光中，静静孕育着阳光与海的结晶。

当地的村民介绍，村子里共有两百多户人
家，一千余名人口。祖上从福建莆田而来，祖
祖辈辈生存在这里，常年以做盐为生。虽然
近年来，村民们的谋生方式已逐渐转向捕捞
业与外出务工，但做盐的手艺仍在家家户户
中延续。

不同于“煮海为盐”的古旧方法，村民们开
辟盐田，利用太阳和风力的蒸发作用，将海水
晒制成盐。盐田的制盐工序古老、原始、独
特。盐巴是用经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上海
水过滤成卤水后，在玄武岩砚式石盐槽上晒
成。生产出的盐巴白如雪，细如棉，咸味适中
纯正，不带苦味，具有纯天然、无杂质、颗粒小、
可直接食用等特点。

由于当地近日暴雨的缘故，未能在古盐田
看到晒盐场景，虽略为遗憾，但漫步古盐田，也
别有一番景致。古旧的石砖房坐落其间，和村
民们搁浅在岸上的老渔船相映成趣。油绿的
仙人掌点缀在白色晶莹的沙滩上，四周是浩淼
隽美的大海，层层碧波冲刷着沿岸黑色的礁石
和银白的沙滩，映衬出简约灵秀的美。

此外，盐丁村沿途风景秀丽，分布着总面积
约500亩的红树林，翠林碧波，美不胜收。如今，
这片古老的盐田，已经成为四面八方的游客和摄
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摄影创作的好地方。

9月7日-9日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组织35名省内媒体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编
辑、网络知名人士和部分知名微信公众号运营人员在儋州进行为期三天的体验采风活动，刊
发了大量文章和图片，活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本报今起选登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在海南儋州市木棠镇，有这么一个村，所有
人都姓李，取名北岸李村。后因土地贫瘠，十年
九旱，铁匠村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习得打
铁技艺，归来世代相传，逐步发展成“户户有高
炉、人人会打铁”，“铁匠村”的村名由此而来。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打铁业逐渐被现代科技
所淘汰，铁匠人开始探索新的发展历程。铁匠人
放下了笨重的锤头钳子，购置了轻便、效率更高
的小型加工机械，从此开始加工牛角等工艺品。
如今铁匠村家家户户加工花梨木为主，同时开发
贝壳、海柳等工艺品的局面，产品畅销全国各大
城市，百万富翁遍布村庄。

据了解，目前铁匠村有300多户加工作坊，
2100多人靠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致富。2014年
全村GDP总量突破3.7亿元，仅花梨木产业一项
就占到93%以上。目前21个海南黄花梨工艺品
商铺已投入营业，预计今年仅在铁匠村内的总销
售额将达2000万元以上，并且这一数据有望逐
年提高。今天的铁匠村已成为儋州市发展“一村
一品”经济模式的领头羊。如今的铁匠村家家有
作坊，人人会手艺，全村的手工艺品年产值超过
1.3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在走访铁匠村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村民
制作的手工艺品，有的送到海口古玩市场，批发
给商家；有的每逢周五、六、日在古玩市场摆地摊
直接销售；也有的凭靠自己的人际关系，做订单
式的销售；还有的在村里开起了小店，一边制作，
一边售卖。近年来，铁匠村渐渐小有名气，吸引
众多名贵木品爱好者慕名而来。

出生在打铁世家的李良英从小便一直跟随
着父亲学习打铁技艺，而他也是铁匠村最先转型
的人，他的成功致富让全村人也把目光投向名贵
木加工销售产业。在回忆起转型的初期，李良英
感慨颇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接到
订单后没日没夜的赶工，那个时候是我最辛苦的
时候，还好我也坚持下来了。”说起这段往事，李
良英一阵感慨。

而如今的李良英已在海口拥有自己的花梨
工艺品店，二哥和他在村里也办起了作坊，年产
值均达100多万元，3人先后盖起了楼房，兄弟三
人都成为了铁匠村木制品加工行业的佼佼者。

在李良英的家庭小作坊“良木阁店”里，记者
看到了许多精心加工制作出来的花梨手链、座
垫、茶壶、枕头及其各式各样的雕刻产品，它们都
被整齐地码放在展示的柜子里，做工精美细致。
据李良英介绍，在接到订单后，他会交给亲戚、朋
友来加工，同时也会请村民们来帮忙。此外，在
他的小店里还有“私人订制”业务，即按照客人的
要求，将原木料雕刻加工成其想要的成品。李良
英说，虽然住在村里，但信息不能闭塞，得开阔眼
界，不断学习，才能走得更远。

走进中和古镇，我的心是充满好奇
和敬畏的。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
择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作为社会考察
的对象，但是来过之后便明白了此行的
好处了——中和古镇正在消失，说不定
几年之后就找不到一点古镇的痕迹了。

上网搜索了一下古镇的资料，发现
古镇还是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的历史
价值。中和镇历史悠久，它所在的儋州
早在约公元前 100 年就设置了儋耳
郡。600多年后的梁大同年间（公元
546年），巾帼英雄冼太夫人渡海收复
海南，驻军在儋耳郡治南滩浦（现儋州
旧州坡）。这年因灾荒困扰，冼太夫人
决定将郡治从南滩浦迁移至美丽富饶
的宜伦河畔，从此开启了中和古镇长达
1300多年的“州城”历史。

悠久的州城历史给中和镇创造了
众多的文化古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
和镇现保存着城垣、州治、书院、庙宇、
庵堂、井泉、街巷、石塔等十三处古迹，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省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处，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十处，这对一个小镇来说，是
弥足珍贵的。难怪上世纪六十年代郭
沫若先生视察古镇时要写下“儋耳古镇
古迹多”的诗句。

在内地，以周庄、同里、乌镇等为代
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吸引了无数游人前
往观光，而中和古镇的历史文化底蕴丝
毫不比几大水乡古镇逊色。按理说，这
是很好的旅游资源，不仅应该吸引众多
的游客前往探寻古迹，政府也应该大力
保护和开发这个稀有的旅游资源。但遗
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古镇得到应有的
保护和开发，而且，面对现代生活的冲
击，许多居民正在陆续拆掉原有的建筑，
而代之以现代化的楼房。

在仍然保留着青石板的复兴街，这条
百来米长的老街，是中和古镇的代表性牌
楼街道，如今，一座座老建筑正在萧条、消
失，刺眼的外表光鲜的现代建筑正在逐年
吞噬着老街的肌体。古建筑现在保存相
对完好的已不多见。在门牌为复兴街09
号一座老建筑门口，我们驻足良久。在征
得主人同意后，我们拍摄了照片，并进门

参观了一遍。
房子的主人姓蔡，据他说，这些房

子过去都是商号，前面的结构都保持了
原有的样子，只是大门做了修整。老房
子的巷子很深，大约有三进，前面连着
青石板老街，后面连着市场。铺面和卧
室等在前面两进，后面一进是洗漱、做
饭和养猪的地方。居住的条件不是很
好，猪圈发出的气味对外人来说相当刺
鼻。主人介绍说，房子没有厕所，房子
后面刚刚兴建了公共厕所，不过风格与
这些老房子大相径庭。

走出蔡家老房子，我们和坐在门口
的女人们聊了起来。她们说，谁不想住
得舒适些，但是他们没有钱翻建新房，
只能继续住下去。言下之意，如果有
钱，这些老房子也早就拆掉了。我们安
慰他们说，这些老房子是个宝，不能随
便拆了，要保护好，以后政府会重视保
护的。但是我们心里清楚，这些老房子
已经经不起等待了。

从改善生活来说，确实应该让这些
居民住上舒适的好房子，但是从历史古

迹的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而言，
我们庆幸这里的交通不便和穷困推迟
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步伐，为世人保留了
珍贵的历史遗存，让后人有机会了解中
和镇曾经拥有的辉煌。

在老街上徜徉，我感到时光倒流，除
了牌楼街，还有东风街的那些理发店、药
店等都保持了至少是上世纪的风貌，让
人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从前。我也
分明看到了孩童的纯真的笑脸，感受到
了在门口闲坐的老人们心灵的平静，也
从一些打量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眼神里
看到了对镇外世界的好奇……供奉巾帼
英雄冼太夫人的庙宇是小镇保护最好的
历史古迹之一，从这里我们也分明感受
到了当地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民间精神文
化的传承脉络。

虽然古镇的古迹很多，但天色已
晚，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无法一一拜
访。离开中和古镇时，我的心充满了无
限感慨和惋惜之情，也不知等到交通便
利后再来拜访时，现在见到的这些风貌
还能不能依旧？

中和古镇：穿越千年的风华

提到海南儋州，很多朋友
对那里的调声、饮食和美丽海
湾赞不绝口，其实儋州还是一
个历史文化名城，它是海南岛
上最早的行政建制机构之一，
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

古时的儋州市称儋耳，汉
时置郡。据明《正德琼台志》记
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年），海南岛置珠崖、儋耳
两郡（儋耳郡治儋耳）。南北朝
梁大同（535～546）废儋耳郡
地置崖州，后更名珠崖郡。隋
大业六年（610）珠崖郡迁出，
复置儋耳郡，治义伦县地。唐
武德五年（622）改儋耳郡为儋
州。宋太平兴国改义伦为宜伦
县。元、明、清因之。民国元年
（公元1912年）废州改称儋县。

1957年分为儋县和那大
县，翌年复并为儋县。1993年
3月，撤销儋县，设立儋州市
（县级市）。2015年2月19日，
经国务院批准，儋州市升格为
地级市，这也是海南省继海口
市、三亚市和三沙市之后第4
个地级市。

儋州文化底蕴深厚，是海
南最早传播中原文化地方之
一。公元1097年，宋代大文豪
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传播中原
文化，对儋州和海南的文化发
展有深远的影响。调声、山歌、
诗词、楹联是儋州地方特色文
化的重要标志，素有“诗乡歌
海”之称，先后荣获“中国民间
艺术之乡”、“中国诗词之乡”、

“中国楹联之乡”和“中国书法
之乡”称号。

东坡书院位于儋州市中和
镇，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享有“天南名胜”之称，蜚声
海内外。北宋绍圣四年（公元
1097年），苏东坡从惠州贬至
儋州，历时三年多，在此居住和
讲学，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
化。书院坐北朝南，院门轩昂
宏阔古雅别致，门上横书“东坡
书院”，为清代举人张绩所题。
其主要景点包括钦帅泉及载酒
亭等。

儋州古城建于明洪武六年
（公元1373年），距今已有640
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古城
有东门德化、南门柔远、西门镇
海和北门武定，沿城墙外挖建
护城壕。后又多次重修。直到
民国九年，古城因遭土匪焚烧
而毁弃。

今天古城内已经被现代建
筑而取代，这座衰落的城池，也
只有北门武定基本保存完好
了。如今的儋州市是数千年来
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衷心祝
愿这个古老城市明天会更好。

编者按

人文故地看儋耳

粉丝众多的文坛大V

北宋偃武修文，社会氛围轻松和
各阶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都使得宋
朝文化繁荣昌盛，自盛唐后迎来第二
个文艺创作井喷期。宋词与唐诗比肩
齐高，宋词中又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
派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作品闻名
于世，可谓拥趸无数。独领两宋文坛
风骚的当属苏东坡，在质与量上都是
他人难望其项背的。苏东坡的作品想
象瑰奇、气势磅礴，文风恣肆汪洋。
诗、词、赋、散文均冠绝古今，书画自成
一派，甚至于美食也有独到研究，可谓
全才。史载，每有新作问世便洛阳纸
贵，人们无不以拥有其佳作为炫耀资
本。即便身陷“乌台诗案”泥沼时，仍
有众多粉丝乃至地方官吏甘冒风险，
不惜重金求购收藏他的诗词书法。

苏东坡的名气不单止于宇内，更
是扬名海外。史料记载，交趾国（今越
南）的一位王子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
国王仰慕苏东坡的程度更是令人咂
舌，除了重金收购字画之外，还特意派
遣侍从至大宋境内服侍苏东坡。在其
仙逝后，华夏悲恸，北至辽国契丹，东
抵高丽日本等国文人雅士无不涕泗横
流、如丧考妣。苏东坡粉丝之多，作品
影响力之大，确实举世罕见，即便如今
的网络大V恐怕也望尘莫及，可谓是
古今文坛当之无愧的大V。

永铭岭南史册

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再度
被贬，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阳）。年
近六旬的苏东坡星夜兼程赶往贬所，
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在惠
州，苏东坡为修堤疏淤不惜用皇帝的
赏赐物筹措资金。

四年后，苏东坡被贬到了徼边荒
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
市）。“不以己悲”的他把儋州当作第
二故乡，言之：“我本儋耳氏，寄生西
蜀州”。他于此处兴办学堂，介学
风。在苏东坡到达琼州前的宋代
100多年国祚里，海南未曾有人进士
及第，但苏东坡北归不久，海南的姜
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东坡为他题
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
荒。”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做儋州
文化的拓荒者，对他怀有深切的崇
敬，儋州至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
着“东坡烙印”的东西：东坡村、东坡
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
等等，当地还有一种方言被称作“东
坡话”。

苏东坡的海南情

苏东坡作为文豪家喻户晓，作为
吃货，也是妇孺皆知，自创的“宏志

鸡”、“东坡肉”、“烤羊脊”等风味美食，
风靡全国，流传千年不衰。哪怕是被
贬至儋州，他的美食天分非但没有因
环境艰难而消减反却取得了质的升
华。他创作关于美食的美文，现在还
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海南四面环海，海鲜众多，海鲜是
海南人的一道家常菜。一天，渔民给
苏东坡送来了许多生蚝，苏东坡特地
研制“两吃”法：一是把生蚝肉与浆加
上水与酒一起煮；二是取蚝肉烧烤，熟
后随口下咽。还美言道：“食之甚美，
未始有也。”（《食蚝》）为此还诙谐地告
诫其子苏过说，生蚝美味不可乱说，生
怕北方的君子们知道后，都争着要求
贬谪到海南来抢自己的美食。《老饕
赋》可以说是苏东坡美食谱的总结升
华，关于如何烹饪出美食，《老饕赋》中
给出了答案：厨师、选材、烹煮、调味等
缺一不可，其中论道精妙，苏东坡果真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吃货一枚。

生平最后一问

苏东坡生性豁达豪迈，照理说这
样的人，本应福禄两全，前途光明才
对。然而不然，他的后半生大多在贬
谪迁徙中度过，他的人生是最令人扼
腕叹息的一场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
的运蹇多故多半因性情缺陷，而苏东
坡的悲剧则是由于性情无缺，不见容
于官场污浊，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
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苏东坡还以《贾谊论》来探讨贾谊
的非正常死亡，苏东坡直陈贾谊之死，
非因梁怀王意外，而是他本人气量太
小，愤怒过大。苏东坡认为，贾谊不必
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如被欣赏并重用
固然是好，如怀才不遇，可以慢慢等待
机会。即使至死未等来“戈多”，即天
命如此，“不应有恨”。正所谓，得之我
幸，不得我亦不哀。这种随遇而安使
得苏东坡哪怕被贬至天涯海角也能做
到宠辱偕忘。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何等豪迈的前半句，又是何等讥
讽的后半句，其中壮士暮年、美人迟
暮的悲怆迸发于字里行间，这是一代
文豪的流于人世间最后岁月的“天
问”和“己问”。

徽宗即位，苏东坡被调廉州安置、舒
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
（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
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
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
悲哀一生。在六十五岁的苏东坡朦胧
的眼神里，尽是他二十五岁少年狂时
的意气风发。在即将告别眷恋又失望
的人世间前，他最后仍不舍地问上苍
一句，问祖上一句，问自己一句：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原文有删节）

政治上，苏东坡是保守派，却不是政治家；文学上，苏东坡是一代文豪，却不
是一颗情种。从初入官场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到三贬左迁的苟余心之端直兮，
虽僻远其何伤？苏东坡三起三落的仕途最后以惨淡收场告终。相比于其政治
生命的“风餐露宿”，苏东坡的文学造诣确实有其独步天下之处，许多脍炙人口
的诗词歌赋也奠定了他不可替代的文坛地位。

和诗仙李白的官场失意，文坛得意一样，不同的是苏东坡不是李白，他没
有李白的不恋仕途，虽然苏东坡也不坠青云之志，但他却比李白更重视官场，
无论远至黄州、惠州或是儋州，只要朝廷诏令一下便“归心似箭”般鞠躬尽瘁。

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个地理位置见证了苏东坡文学成就的巅峰。为
宋庭殚精竭虑的苏东坡至死才悟得其功名不在庙堂之上，在即将走完人生
第六十五载春秋之时，苏东坡才发觉其功业正是在被贬谪半生的江湖之远，
最后由衷地对自己发问：“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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